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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也说曾祺    苏北老兄：    得《温暖的汪曾祺》(即系本书，后改此名——编者注)一册，漫读一过，颇有
所感。
曾祺弃世十年矣。
还有人记得他，为他编纪念文集，这使我感到温暖。
也许我的感觉不对，今天记得曾祺的人正多，只是未见诸文字、行动。
年来闭户索居，耳目闭塞，为我所未见、未知。
总之，曾祺身后并不寂寞，他的作品留下的影响，依然绵绵无尽，这是肯定无疑的。
    先说他的作品。
除了流誉众口的《受戒》等两个短篇，我的感觉，足以称为杰作的是《异秉》(改本)，能撼动人心的
是《黄油烙饼》和《寂寞和温暖》，这两篇都含有“夫子自道”的成分。
《七里茶埔》也好，但采取的是旁观态势。
最晚的力作则是《安乐居》。
    值得一说的是他的《金冬心》。
初读，激赏，后来再读，觉得不过是以技巧胜，并未花多大力气就写成了，说不上“代表作”。
说来颇有意思，我也曾对金冬心发生过兴趣，编过一本《金冬心事辑》，从雍乾间冬心朋辈的诗文集
中辑取素材，原想写一篇清前期扬州盐商、文士、画人之间关系的文章，一直未下笔，见曾祺的小说
，未免激赏。
后来重读，觉得这正是一篇“才子文章”，摭取一二故实，穿插点染，其意自见，手法真是聪明，但
不能归入“力作”。
    但从此又引出另一有趣话题。
有论者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又有人说，汪是能作文言文的最后一位作家。
我翻过他的《全集》，并未发现他有一两篇文言作品，但为何会给人留下如此印象？
这就不能不从他的语言运用、文字风格去找原因。
是他的语言文字给读者留下了浓郁而飘浮的特异气氛的结果。
    “⋯⋯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
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
”这是曾祺笔下的一节文字。
偶然相遇，不禁有奇异的生疏而兼熟悉之感。
这岂非六朝小赋中的一联？
写出了环境、气氛，既鲜明又经济，只用了八个字，以少许胜多许，而且读来有音节、韵律之美，真
是非常有力的手法。
平视当代作者，没有谁如此写景抒情。
这是最后一位士大夫么？
是“文言文”么？
    回忆一九四七年前后在一起的日子。
在巴金家里，他实在是非常“老实”、低调的。
他对巴老是尊重的(曾祺第一本小说，是巴金给他印的)，他只是取一种对前辈尊敬的态度。
只有到了咖啡馆中，才恢复了海阔天空、放言无忌的姿态。
月旦人物，口无遮拦。
这才是真实的汪曾祺。
当然，我们(还有黄永玉)有时会有争论，而且颇激烈，但总是快活的，满足的。
我写过一篇《跋永玉书一通》，深以他俩交往浸疏为憾，是可惜两个聪明脑壳失去碰撞机会，未能随
时产生“火花”而言。
是不是曾祺入了“样板团”、上了天安门，形格势禁，才产生了变化，不得而知。
曾祺的孩子汪朗虽有所解说，但那是新时期的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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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不联想到沈公(从文)。
    从《沈从文全集》的通信部分看，他是写过不少信件，包括对公私各方面，对他的工作、处境，有
说不尽的牢骚。
充分诉说了生命受过的重重挤压。
但在一九六二年顷，当局面多少有些宽松之际，他以政协委员身份得到外出视察的机会时，久被压抑
的心情得到弛放，他写起诗来，对同游的委员们也不无讥嘲。
我当时向他索得几页诗稿，在报上发表了，让他在久离文坛后与读者有个见面机会。
诗稿是用毛笔蓝墨水写在红格帐簿纸上，一色漂亮的章草。
诗见报后从文即来信，索回原稿，他的理由是：“旧体诗刊载过多，对年轻人无多意思。
”“拙诗最好莫再分割刊载，因为如此一来，对读者无多意义，对作者亦只能留下一种填篇幅痛苦不
好受印象。
”坚持索回原稿。
来信至再至三，而且越来越“严肃”，使我十分恼火，曾向永玉诉说，“沈公是怎么啦？
”永玉说，随他去吧，老毛病啦。
于是手稿至今仍压在手底。
沈公写的是五言排律，也许是读了周作人在老虎桥所写的《往昔》组诗而引起了诗兴，不知可的确。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有两次与曾祺同游。
一次是随团去香港访问，不知曾祺是否曾祺是否曾被邀做报告，我是有过经验的。
推辞不掉，被邵燕祥押赴会场(燕祥兄与陆文夫似同为领队)。
并非我不喜说话，实在是觉得那种在会场上发言没有什么意思。
又一次与曾祺同游，一起还有林斤澜，叶兆言负责照管我们的生活，从扬州直到常州、无锡，碰到高
晓声、叶至诚。
一路上每逢参观院校，必有大会。
曾祺兴致甚高，喜作报告，会后请留“墨宝”，也必当仁不让，有求必应。
不以为苦，而以为乐。
这是他发表《受戒》后声名鹊起以后的事。
    这是社会环境、个人处境的变化对作家内心有所影响而产生的后果的两个好例。
    我以《故人书简》为题写过几篇纪念曾祺的文章，差不多每篇都全录曾祺原信。
以为这样做好，可以保存他的文字原貌，实在是想要删减也不易。
有一封关于王昭君的抬杠信，可以见当年在酒店、咖啡馆里谈天的风景。
谈天中争论是常事，事过即了，不以为意。
此后曾祺没有就此议题继续谈论。
我想关于王昭君，应以老杜“群山万壑赴荆门”一律为不刊之作。
杜甫是贴着昭君这个活生生的人下笔，不是当作政治筹码说事的。
    曾祺后来曾写过北京京剧院五大头牌的文章，写张君秋，有这样一节，    演《玉堂春》，已经化好
了妆，还来四十个饺子。
前面崇公道高叫一声，“苏三走动啊！
”他一抹嘴，“苦哇！
”就出去了，“忽听得唤苏三⋯⋯”    这一节写得生香活色，但却戛然而止。
要知道他对张君秋更多的评论，那封信里有，而且是真知卓见。
当年发表时本想删去此段，转而想人已不在，留下几句真话也好。
从这种小事看，曾祺为文，不是没有斟酌、考虑的。
他自有他的“分寸”。
    我写过一篇记沈从文的文章，开篇就说，沈是一位写文章的人，对作家这样说，岂非废话！
真实的意思是，他是凭一支笔闯天下的人。
其实别人何尝也不是如此。
老实说，我们这一代的作者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多半是半路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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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王国维、陈寅恪那一代人，哪里好比；就连王陈的一传、再传弟子，加上横空出世的钱锺书和傅
斯年从“北大”挑出“尖子”放在“史语所”里读死书、作研究的那些人，也都说不上比。
曾祺西南联大文学系的，可谓正途出身，但他在大学里到底受到多少传统训练，实在难说。
像朱自清那样正规学术研究的课，曾祺不能接受，逃课，挨批。
他读书，用“随便翻翻”的方式读书，加上社会人生阅历，积累了零零碎碎的知识碎屑，要说“学问
”，也是这样攒得的。
我们这些人积攒知识大抵都走着同样的路，说“学问”都是谈不上的。
只凭一管笔，闯入了文坛。
    关于曾祺推荐我参加评选事，你的考证不确。
此信本来不想发表，因所谈皆金钱等琐事，无甚意思。
日前取出重读，深感故人情重，不避烦琐，事事设想周全，不禁黯然。
今仍依旧例，全录如下。
    黄裳兄：    台湾《中国时报》第十二届时报文学征文奖聘我为散文的评委。
有一种奖叫“推荐奖”，他们让推荐两位大陆散文作家各六——八篇，从中选定一篇。
推荐奖奖金相当多，三十万新台币。
我认识的散文作家不多，想推荐宗璞和你，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宗璞的我即将航空快递到香港中国时报办事处。
你的散文我手头没有(不知被什么人借去了)。
如果你同意被推荐，我希望你自己选。
要近两年发表或出版的。
选出后即寄三联书店潘耀明或董秀玉，请他们电传或快递给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季季或应
凤凰，嘱潘或董说是汪曾祺推荐的。
你自选和我选一样，你自己选得会更准一此。
时报截稿日期是八月十五日，如果由你选出后寄给我，我再寄香港就来不及了。
我希望你同意。
三十万新台币可折美金近万元，颇为诱人。
而且颁奖时还可由时报出钱到台湾白相一趟。
当然，不一定就能中奖，因为评委有十五人，推荐的包括小说、散文、诗，统统放在一起，大陆和台
湾得推荐奖只两人(两岸各一人)。
    你近来情况如何，想来平安。
    我还好，写了些闲文，都放在抽屉里。
这两天要为姜德明的《书香集》写一篇，题目暂定为谈廉价书。
    推荐事，同意或不同意，均盼尽快给我个回信。
    北京今年甚热，立秋后稍好。
不过今年立秋是九点钟，是“晚秋”，据说要晒死牛的。
    即候时安。
弟曾祺顿首。
八月十日。
    如三联有你近两年的书，可由你开出篇目，由他们选出传递。
(此为边注)    此事如何处理，记不起了。
大约因为时间迫促，选寄为难。
辜负了曾祺一番盛意。
事情过去多年了，留在心底的一片温馨却一直拂拭不去。
    这一次翻检旧信，又发现曾祺旧笺两通。
一通是毛笔小字行书写在一张旧纸上的。
时间可能最早，当作于一九四七年前后。
    沈屯子偕友人入市听打谈者说杨文广围困柳州，城中内乏粮饷，外阻援兵，蹙然诵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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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拉之归，日夜念不置，曰，文广围困至此，何由得解。
以此邑邑成疾。
家人劝之相羊坰外，以纾其意。
又忽见道上有负竹入市者，则又念曰，竹末甚锐，道上人必有受其戕者。
归益忧病。
家人不得计，请巫。
巫曰，稽冥籍，若来世当轮回为女身，所适夫姓麻哈，回夷族也。
貌陋甚。
其人益忧，病转剧。
#友来省者慰曰，善自宽，病乃愈也。
沈屯子曰，君欲吾宽，须杨文广解围，负竹者抵家，麻哈子作休书见付乃得也。
夫世之多忧以自苦者，类此也夫！
十月卅日拜上多拜上    黄裳仁兄大人吟席：仁兄去美有消息乎？
想当在涮羊肉之后也。
今日甚欲来一相看，乃舍妹夫来沪，少不得招待一番，明日或当陪之去听言慧珠，遇面时则将有得聊
的。
或亦不去听戏，少诚恳也。
则见面将聊些甚么呢，未可知也。
饮酒不醉之夜，殊寡欢趣，胡扯淡，莫怪罪也。
慢慢顿首。
    这是一通怪信，先抄了一篇不知从什么笔记中看来的故事，有什么寓意，不清楚。
想见他在致远中学的铅皮房子里，夜永，饮酒不醉，抄书，转而为一封信。
亟欲晤面，聊天，是最为期望的事。
悬揣快谈的愉乐，不可掩饰。
从这里可以想见我们的平居生活场景。
六十年前少年伴侣的一场梦，至今飘浮在一叶旧笺上，氤氲不去。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祺和我分居两地，来往浸疏，甚至彼此有新作出版，也少互赠，以致别寻
途径访书。
一九九二年初得他一信。
    黄裳兄：    得三联书店赵丽雅同志信，说你托她在京觅购《蒲桥集》。
这书我手里还有三五本，不日当挂号寄上。
作家出版社决定把这本书再版一次，三月份可出书。
一本散文集，不到两年，即再版，亦是稀罕事。
再版本加了一个后记，其余改动极少。
你如对版本有兴趣，书出后当再奉寄一册。
    徽班进京，热闹了一阵，我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我一场也没有看。
因为没有给我送票，我的住处离市区又远(在南郊，已属丰台区)，故懒得看。
在电视里看了几出，有些戏实在不叫个戏，如《定军山》《阳平关》。
    岁尾年初，瞎忙一气。
一是给几个青年作家写序，成了写序专家；二是被人强逼着写一本《释迦牟尼故事》，理由很奇怪，
说是“他写过小和尚”！
看了几本释迦牟尼的传，和《佛本行经》及《释迦谱》，毫无创作情绪，只是得到一点佛学的极浅的
知识耳。
自己想做的事(如写写散文小说)不能做，被人牵着鼻子走，真是无可奈何。
即候春禧！
弟曾祺顿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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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八日。
    一封短信，内容却丰富，把他的近况都交代清楚了。
他的情绪不错，言下多有“自喜”，也吐露出创作的强烈愿望。
对未来的写作方向，列散文于小说之前。
对人事放言批评，一如往昔。
这许多都是写曾祺传(如真的有人要写)的重要参考资料。
    近来偶尔读到一篇评论近当代散文的文章，作者开了一张大名单，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散文作者，每
人给予简要的评论。
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需要的是非凡的眼光和一颗平常心。
典范之作应属鲁迅为《新文学大系》小说辑写的序言。
论文也是提到汪曾祺，但未作深论，只指出其“士大夫”意味。
作者也曾揭出模糊了散文与小说之间界限的现象，但归之于另一作者而非曾祺，这倒是很奇怪的。
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为读者与论家注意已久，但没有深入的研究，此事大难，也只能作些浮泛的
探讨，聊备一说。
    一九八七年曾祺在漓江出版社出了一本《自选集》，有一篇自序。
这个选本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散文之外，还选了极少量的诗。
其《早春》一题，只有两句，    (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叶子⋯⋯)    远树的绿色的呼
吸。
    读来使人出惊。
不知这些诗是否曾发表过，这是典型的“朦胧诗”，如先为评家所见，无情棍棒怕不是先落在杜运燮
头上了。
    这给了我以启示，曾祺的创作，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终极精神所寄是“诗”。
    无论文体如何变换，结体的组织，语言的运用，光彩闪烁，眩人目睛，为论家视为“士大夫”气的
，都是“诗”，是“诗”造成的效果。
    有的论客说曾祺晚年才尽，真是胡扯。
他在来信中说过，写了些短文，都随手放在抽屉里。
这就说明，他一直是“文思泉涌”的。
作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偶有所触，或闲居，或枕上，多半放弃、遗忘了。
曾祺则不，随笔记下，遂成短章，日后有闲重写，乃成全篇。
曾祺晚年多有三篇成束的短篇小说，大抵就是这些放在抽屉里的东西，有的扩展成篇，有的仍然旧样
，不再抻一下使之成为中篇。
如人们激赏的《陈小手》，就是保存原貌不另加工的东西。
这样，从“笔记”到小说的界限就迷离难辨了。
这是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的原因之一。
    我还怀疑，在曾祺留下的许多短章中，隐蔽着多少提示、未得完成的作品的幼苗，可惜了，只能借
用他一篇充满感情的散文的题目，“未尽才”！
    曾祺自己说过，“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又说，“有时只是一点气氛。
我以为气氛即人物。
”(见《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直至晚年，他也没有放弃这个创意，这就注定他的小说和散文分不
开了。
    曾祺又说过，他受到废名、契诃夫、阿左林的影响。
契诃夫的小说，是“从戏剧化的结构发展为散文化的结构”的成果，废名“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
的小说实际上是诗”；阿左林小说的戏剧性是“觉察不出来的戏剧性”。
看他从三家的评论与所受的影响，则他自己的小说的特质，是明明白白的了。
    曾祺又明确地声明过，他的短篇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这样做，是“
经过苦心经营的”。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名满天下”了，稿件杂志编辑不能不接受，换个无名的作者，不被退稿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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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
    总之，曾祺在文学上的“野心”是“打通”，打通诗与小说散文的界限，造成一种新的境界，全是
诗。
有点像钱默存想打通文艺批评古今中西之间的境界一般。
可惜中道殒殂，未尽其志。
“未尽才”，哀哉！
    我与曾祺年少相逢，得一日之欢；晚岁两地违离，形迹浸疏，心事难知，只凭老朋友的旧存印象，
漫加论列，疏陋自不能免。
一篇小文，断断续续写了好久，终于完稿，得报故人于地下，放下心头一桩旧债，也算是一件快事。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廿二日写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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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多年前，安徽县城里的一个叫陈立新的青年职员因为偶然读了汪曾祺的一册文集《晚饭花集
》，爱不释手，于是将此书全部抄在了四个日记本上；后来这位青年又到汪先生的故乡高邮进行了一
次实地考察，回来后就将自己的笔名起为“苏北”，以示自己对于汪先生的爱慕。
之后的二十多年，他一直追随汪曾祺，向他学习写作的技巧，学习做人的道理。
《忆·读汪曾祺》就是苏北与汪曾祺先生二十多年交往最完整的记录。
　　《忆·读汪曾祺》一书中还收录了多幅汪曾祺先生的书法、绘画、手稿以及书信等图片，具有十
分珍贵的艺术品鉴和学术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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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北，安徽天长人，记者，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学士。
先后在《上海文学》、《大家》、《散文》、《文汇报》、香港《文汇报》、台湾《联合报》等几十
家报刊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作品入选多种选本。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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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也说曾祺(黄裳)忆汪十记第一记  这些片断第二记  行走笔记第三记  汪一文狐第四记  与黄裳谈第
五记  再识汪老第六记  高邮高邮第七记  小鱼堪饱第八记  沈从文说第九记  温暖包围第十记  人生归宿
读汪十记第一记  《大淖记事》第二记  《晚饭花集》第三记  读《艺术家》第四记  读书解暑第五记  鲜
活灵动第六记  贴着人物第七记  呼吸墨迹第八记  盛夏读书第九记  有关品质第十记  别样亲切附录：沪
上访黄裳后记：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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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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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向上的力量    各位领导、各位前辈、各位老师和朋友们：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座谈会，感谢北京市文
联、北京市作协和《北京文学》给了我这次机会，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汪老。
谢谢你们！
    我最初接触到汪老的文字大约在1984或1985年，在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等我有了这本书(《晚饭
花集》)我已经迷上了汪老的文字。
1986、1987年，我在县农行的审计股里，炎热的夏天，县城办公楼生锈的铁窗外，高大的法国梧桐树
荫婆娑，我在一个老式靠窗的办公桌前，将这本《晚饭花集》抄来抄去，抄在了四个大笔记本上。
在这期间我又得到这本书(《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我又将这本书抄了一半。
这两本书伴我度过有点青涩、有点迷惘的青年时期，使一个曾经的顽童的少年(我小的时候顽皮得令人
伤心)对未来有了些梦想。
    1989年我得到到鲁迅文学院进修的机会。
在鲁院我见到了汪老，我见到他一眼就认出了他！
我对他太熟悉了！
这样的情景已被我写进散文《温暖而无边无际的包围》，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
总之这给我接触到汪先生本人，特别是1992年至1997年我又重新到北京报社工作，和汪先生有了更多
的交往。
我曾在文中说过，我一个县里的孩子，一点基础没有，不知什么原因，爱上了文学，又撞到了汪先生
的文字。
今天回忆起来，可以说真正是我的造化。
    这二十年来我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汪先生。
我拥有汪先生几乎所有的版本的著作，在业余作者中，我可能是拥有汪先生书最多的人，数数有六十
多本，我都把它们拍在这个影集里。
其实他的作品我都有，可是我见到一个新版本心中就痒痒，非买回来不可。
这几年汪先生的书市场非常不错，特别我知道山东画报社的那一套，有的已印了三四版，比如《文与
画》就已经第四次印刷，印数达一万八了；这本《五味》也印了好几次，我拥有的版本是第二次印刷
，印到了一万三。
这不错的市场里也有我的贡献。
我曾经写过：我对汪先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甚至是狂热的、偏激的、排他的。
就像追星的少男少女为贝克汉姆、菲戈，为萧亚轩、周迅、S.H.E.疯狂一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
情。
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天下文章不能给姓汪的一个人给做光了。
可我就是痴迷，发自隐秘深处的痴迷。
谁又奈何得了我呢。
    当然，这些年我也写了一些关于汪先生的文字，发表在全国的一些刊物上。
刚刚从高邮领了一个奖，第三届汪曾祺文学奖，我1997年发在云南《大家》上的《关于汪曾祺的几个
片断》他们给了我最高的一个奖，让我很是不安。
今年汪先生十周年，我也写了些纪念文章，就是手上的几本刊物和报纸：二期《大家》汪先生十周年
纪念特刊、五期《散文》和4月27日的《文汇报》。
这些年写的关于汪先生的文字近十万字，将形成这本书《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
今年我还促成了一件事，手中的这本《你好！
汪曾祺》，可以说机缘全在于我，是我莫明其妙地给山东画报社打电话，促成了这件事。
当然这本书，还有许多人做了贡献。
才得以在一个月就印了出来。
我想，这也是汪先生十周年纪念的最好的礼物了。
    那么，这些年来，汪先生究竟给我了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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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真地想了一想，大约有这么明显的三个方面：    一、我能写一点东西，纯粹是汪先生阳光的照耀
。
近二十年来，我大约写了有近一百万字不到的小说散文。
是汪先生的文字，给我打开了一扇大门，使我走进去，看到了许多心仪的人物，包括沈先生、归有光
等等。
前不久我出了一本散文集《像鱼一样游弋的文字》，在绩溪搞了个小型研讨会。
上海几所大学的教授，包括杨剑龙、杨扬和王宏图。
他们说我是低姿态写作，文字不事张扬，有一种“随物赋形”的感觉，他们提出了一个“通道说”，
说汪曾祺是个“通道”，通过“汪曾祺这个通道”，我的散文承接了中国传统散文的脉络。
这种见解非常新鲜别致。
我虽不敢接受，也不能承受，但说汪先生是个“通道”，我同意！
我们通过汪先生这扇门，看到了许多中国传统的、有时是无以言说的东西。
    二、他的作品影响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趣味。
读书不仅仅是学习写作，它同时潜移默化，也改变着我们本人，改变着我们对事物的看法。
我算是比较典型的，我上面说过，我一个顽童，今天能写一点文字，如果不是汪先生，我今天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我的人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汪先生自己说过：“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
”我读汪先生读久了，我的生活态度、审美情趣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
我今天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是哪一天、哪一篇改变了我。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汪先生，我今天绝不会坐在你们中间。
我想，这个事例，也同样可以说明文学的功用、文学是干什么的。
    三、使我体会到一个人对一件事情入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这些年来，我沉浸在汪先生的文字里，乐此不疲。
这使我体会到，一个人对一件事情入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这种快乐是不可与人道的。
1988年，我一个人捧着《晚饭花集》，身上只有五十块钱，只身跑了里下河地区的七个县(市)；去年
国庆节，我又跑到高邮，在文游台、东大街和汪先生纪念馆转了两天；今年5月，我出差到长春，特
意从北京转车，汪朗陪着我到西郊汪先生的墓看了看。
我们家人笑我：“你真是个呆子！
”其实呆子很快乐。
其实我也影响了家人和朋友，通过我，他们对汪先生也心有所仪。
我将写汪先生的今年的《大家》杂志给我女儿看：“看看！
爸爸写的！
”我十八岁的女儿说：“这是应该的，谁叫你是他的徒弟！
”一句话，说得我心里像灌了蜜。
    我这辈子大概是不会离开汪先生了。
他的文字对我的生命是一种滋养。
我同意作家凸凹的说法：  “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
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辣妻欺负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她。
”我也有我的表述。
我曾说过：“日子就这么过着。
我被汪先生的文字包围着，感到温暖而又无边无际，我这辈子大概是不会离开汪先生的。
我被包围在汪先生迷漫而精灵般的文字中，就像身体浸润在一汪温泉的水中央；又像婴儿沉浸在母体
的无边无际的羊水之中，那么的自足，那么的安稳和无穷无尽。
”    我的发言完了。
谢谢大家。
    二00七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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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苏北因为偶然读了汪曾祺的一册文集《晚饭花集》，爱不释手，于是在此后的20多年，一直
追随汪曾祺，向他学习写作的技巧，学习做人的道理，《忆·读汪曾祺》这本书就是苏北与汪曾祺交
往20多年的最完整记录。
书中既有作者回忆的与汪曾祺先生的交往片段，又有对汪曾祺先生创作人生的深刻解读，通过这些细
节，勾勒出一个平静、淡泊、含蓄、空灵的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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